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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春醒，万物清明。
喜欢清明这个词，也喜欢清明

这个节气。
一路上车来人往，一路上香烛

鲜花。村前屋后，山坳田间，人影晃
动。培土除草，烧香敬酒，鞠躬作揖，
话语喁喁。人们放下一切名闻利养，
放下一切人事上的烦扰，回家看望
老人，缅怀先祖，感恩亲人。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对上苍，对
人类的祖先，对天地间的生灵，对尘
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心存感恩。
因为，孝敬、感恩，才是生命的基本
和传承。清明节，是一个人情味很足
的节气，一颗心变得单纯柔软，变得
虔诚敬畏，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活
得清醒明白。

《岁时百问》说：“万物生长此时，
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举目望
去，路边，田埂上，沟渠边，田里土里，
草们都已倾巢而出，到处着上了翠
绿、淡绿、葱绿、蓝绿、瓦绿等深浅不
一的绿，到处都是一个簇新的世界。
因此古人又把清明叫做踏青节。

宋代吴惟信在《苏堤清明即事》
中写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
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
柳属流莺。”将近半城的人，于清明
这天到郊外踏青，天宽地广，气清舒
旷。而此时，熏风吹来，淡淡梨花香，
把一颗心吹得清净如水，淡泊如镜，
也似尘埃不染的雪白梨花。人们在
梨花香里，笙歌飞扬，一直玩到日暮
才尽兴而归。

而我们，不必刻意去郊外，只需
在祭祖的路上，顺便即可骋足青青
原野。沿着一条小路，弯过池塘、小
溪，伸进农田，再爬上山坡。一路上，
青草依依，清水涟涟，天清气明，神
清气爽。比起城里的春，乡下的春来
得早，去得迟，虽然没有梨花的清
香，但田野里的油菜花还在燃烧，成
片成规模成气势；路旁的小叶女贞
树，开满细碎的白花，像披头散发的

白发女郎，它馥郁的花香混合着油
菜花香、金桔花香，浓密严实，一阵
阵地袭过来，深深吸入几口，醒脑又
静心。

“万株杨柳属流莺”，杨柳也是
有的，没有万株，只有几棵垂在池塘
边，低眉顺眼，莲步轻移，自有万种
风情。桃花开过了，溪旁的那棵桃
树，像一位健壮的村姑，舒展四肢，
满身的翠绿，鲜嫩亮眼，活力无限，
浓密的叶里隐约可见小圆果。婉转
在诗歌里的流莺，越过千年岁月的
尘埃，依旧在眼前的柳树上、桃树
上、山坡上自在着，动听着。

“梨花风起正清明”，这个风就是
清明风吧。每年的这个节气，都会如
期而来。大清早就来了，准确地说，先
天夜里就开始，先是低声呜咽着，继
而大声呼喊，任意地闯荡，冷不丁地，
猛地就扑过来了，拉扯着人的头发衣
袂长长地飘。但是这个风吹面不寒，
何况充满花香的熏风，一阵一阵，袭
过来，吹得人骨头都酥了。

“日暮笙歌收拾去”，古人享受
慢生活，清明节的娱乐节目很多。我
们不能“日暮笙歌”，但是路两旁、山
坡上的草丛里，有野艾、荠菜、车前
子、胡葱、竹笋等，它们都是儿时亲
密的玩伴，不管你如今变成啥模样，
每年春天，它们都在这里等待，以同
样的姿势舒展着，摇摆着。我们又可
以去采艾，做艾叶糍粑；拔胡葱，炒
鸡蛋；扯竹笋，炒盐菜；挖荠菜，煮鸡
蛋。在山坡上，杂柴里，荆棘丛中，寻
寻觅觅，衣服鞋子磨损不要紧，寻的
不是野菜，是儿时的那种味。

又见到了儿时一起玩耍的小伙
伴，又见到了村里的老人，可以大声
地招呼，开心地大笑，来吧，来吧，干
脆搭伙一起品几口酒，尝几样野菜，
聊几句家常。家里的老人，佝偻着身，
举起一张菊花脸，望向这个望向那
个，眼里满是慈祥疼爱，许久许久，突
然就笑了：“呵呵，我家仔啊——”

梨花风起梨花风起正清明正清明
夏日荷

八叠八叠祭英烈祭英烈
易佳良易佳良

清明祭拜清明祭拜到芦淞到芦淞，，
八叠尘埋玉树八叠尘埋玉树秾秾。。
化碧红颜歌起凤化碧红颜歌起凤，，
招魂铁骨仰先宗招魂铁骨仰先宗。。
今无义举燎原火今无义举燎原火，，
尚有长鸣警世钟尚有长鸣警世钟。。
浩荡东风湘水阔浩荡东风湘水阔，，
初心不忘敢屠龙初心不忘敢屠龙！！

（（注注：：中共八叠支部中共八叠支部，，是湖南农村最早党是湖南农村最早党
支部之一支部之一。。旧址在株洲市芦淞区枫溪办事处旧址在株洲市芦淞区枫溪办事处
枫燎社区枫燎社区。）。）

又到清明节。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节期在仲春与暮
春之交。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是清明节的两大礼俗主题，自古传承，至今不辍。湖南
民间将清明节扫墓称为“挂山”，有“前三后七”之称，即清明节的前 3 天后 7 天为扫
墓期。

今年的清明节，全国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表示
深切哀悼，我们敬对逝者遥寄哀思。

“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在古人的眼里，清明节也不都是凄
凄惨惨的，毕竟是春天啊，桃花柳绿中，一面怀想故人，一面期许着美好的未来。

妈妈走了，留下的是一个背影。
妈妈小时候家境贫寒，从没进

过学堂，由于生活所迫，十三岁那
年，就当了童养媳。爸爸是个裁缝，
一直在江西萍乡一带做工，妈妈除
了抚养六个子女，还要到队上出工，
割禾、打谷，样样不甘人后，也只有
哺乳期，队上才会分配给她轻一点
的任务：翻晒稻谷，队上出工的间歇
还要回家给孩子喂奶。

后来，生产队上分片包干，妈妈
非常好强，遇到任何难事，从不轻易
叫苦，从不肯向困难低头。她总是凌
晨两三点钟就起床，带着我和哥哥
姐姐去秧苗田里扯秧；一到农忙时
节，队上的农具和耕牛不够用，都是
依靠抢占，有的抢不赢还会扯皮，甚
至打架。家里没个男劳力，事事处于
下风，这一切，在妈妈心里跟一块明
镜似的；她就只好巧妙地利用夜晚
时分，以及凌晨时间段，别人休息
时，她就起来扶犁掌耙，夜间耕作。

十八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去参
军，临行前夜，妈妈来到我床前：“令
辉呀，妈妈内心里真的舍不得你走，
不过，男子汉志在四方，这个道理我
懂，到了部队一定要听党的话，好好
学习，争取进步。”

当兵三年，第一次回家探亲，我
怕妈妈担心，没有事先告诉妈妈，给
了她一个惊喜！她听说我在部队入了
党，还当了班长，打心眼里高兴。返回
部队前，她得知部队驻地属于高寒地
带，气温常年处在零下三十摄氏度，
便连夜赶制了三双鞋垫，这些都是她

用一块块边角布料用浆糊贴到一起，
再一针一线缝制而成；一连熬了好几
个夜晚，这其中不知道倾注了妈妈多
少心血。鞋垫带回部队后，每次穿完
后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收好，过些时日
就把它洗干净，保存好，我总会把它
当成妈妈的关怀时刻铭记在心上，督
促自己努力工作。

结束十年军营之旅，我转业来
到株洲一家工厂工作，不时地接妈
妈来我这里住住，她总是住不习惯，
没住几天就要喊着：“我要回去！”其
实，她是放心不下老家的事，哥哥弟
弟哪家都有她操不完的心事！我们
都知道她的性格，总是担心这担心
那，其实，有些事情都是有心无力、
爱莫能助啊！但是，她把心放在家
里，她自己才能安心！

前些年，她听说全国很多工厂
都实行下岗，她坐不住了，今天问在
萍乡钢铁厂的姐姐：“你没有下岗
吧？”明天又询问我：“令辉，你冇下
岗啵？”急切的心情我们也都理解，
可她每一次的表达，都好像要割去
她身上的一块肉似的……。

在家里种地的，包括哥哥、弟
弟、妹妹，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思，
可在城里有工作的，她也为儿女们
整天担惊受怕！很多时候替妈妈想
一想，真是验证了那句最为经典的
话“可怜天下父母心”。

如今，妈妈离开我们四年了，回
忆妈妈勤劳、朴实、善良、仁慈的一
生，不禁让我潸然泪下，妈妈永远是
我前行的榜样和动力！

背影
曾令辉

那天，到秋田去看茶叶基
地，突然发现茶园畦垄的田埂
上，一丛一丛的艾蒿已经撑出
一拳一拳的金色花球，像一群
白净的娃娃抬举起金色的小
手，摇曳着第一场乍暖还寒的
春风，十分抢眼。便想起时令
已过了春分，眼见得又到清明
了。

又到清明！心里便不由得
“咚”地响了一下——又到了
该给逝去的亲人祭扫墓地的
日子了。

白艾蒿长开了，开出了金
黄色的花球，它们悄无声息地
长出银白色的茎叶，毛茸茸
的，撑出一茎茎的花球，热热
闹闹地陪伴茶叶树丛抽出一
芽芽新叶。它们是想看采茶姑
娘的纤纤素手在茶叶新芽间
蜻蜓点水一般跳舞的，却不料
几个大娘阿姨捷足先登，扑进
茶园，把它们这些嫩葱葱的白
艾蒿采摘了好几裙兜，抱回家
去，要包艾（蒿）叶米粿。

艾叶米粿是炎陵客家人
清明节的应节吃食，长沙株洲
湘潭人来到炎陵，见了那米粿
都叫它“蒿叶粑粑”，客家人则
叫得干脆，称它“包饺”。“包包
饺，吃包饺”是炎陵客家人的
清明习俗，不仅活着的人吃，
还要特别做出几个敬供给逝
去的亲人和先祖吃。

“艾叶包饺”外形像饺子，
却比饺子个大，一个“包饺”差
不多有七八个饺子的分量。饺
子用面粉做皮子，“包饺”用米
粉做皮子。饺子皮子里加碱，

“包饺”皮子里加艾蒿花叶。把
采摘回来的艾蒿花叶洗干净，
用滚水煮过，连水带艾蒿茎叶
一起拌进糯米粉里面去，揉和
均匀之后，捏一团揉和好了的
米粉团，放在案板上，它不旁
逸斜出，不软脚倒塌，就到功
夫了，就可以一团一团地掰开
来包“包饺”。把米粉团掰成鸡
蛋大小一个，再捏成饭碗口大
小的饼子，把炒熟了的菜心夹
两筷子放在饼子当中，像包饺
子一样地把米粉饼子包拢起
来，捏实半月形的边角，或者
捏成三角风筝的形状，圆圆鼓
鼓的一个“包饺”就包成了，就
等着一笼一笼地放进锅子里
去蒸熟了。

加了艾蒿的米粉团洁白
当中透出斑斑点点的青褐色，
就像满天的星斗一样可爱。蒸
熟了的“包饺”，一出锅，蒸汽
升腾之间，艾蒿的清香登时弥
漫一屋子。咬开一个“包饺”，
艾蒿的清香当中又冒涌出一
团菜肴的浓香，即使那一口

“包饺”热得烫痛了嘴巴，也舍
不得吐出来。你看看，包饺的
肚子里包着用新鲜的竹笋、油
煎的豆腐、柴火烟熏的腊肉和
干辣椒剁成的“包心”，你会舍
得吐掉么？

俗话说“清明笋篱笆墩”，
赶着清明节前，荷一把锄头走
进竹林，在竹林当中寻找着刚
刚冒出泥土的白芽的笋尖，挖

出一两个鲜绒绒的竹笋来，剥
了笋壳，取了白生生的笋肉，
切成筷子头一般大小的笋米，
然后把洗干净的腊肉，连肥肉
带精肉也切成肉米，把油豆腐
和一小把干辣椒一把蒜茎也
切成豆腐辣椒米，一起炒熟，
调好盐味——这样的“包饺
心”，还有不想吃的？再说“包
饺”皮子里掺和了艾蒿，吃到
嘴巴里吞进肚子里又不觉得
沉腻，清香之外还有清爽，更
何况那些药典里还说，白蒿这
种野菜可以祛除风湿寒热邪
气和热结黄疸，可以轻身益气
耐老，可以治疗通身发黄、小
便不利，可以去伏瘕、通关节、
去滞热呢。

原来如此！“艾蒿包饺”不
仅仅是好吃，还暗藏着健身治
病的玄机！怪不得客家人年年
如此看重清明节的“包饺”。自
己家里做了吃了，还拿去送人
情。活人吃了，还要拿出一碗
敬供祖先神灵。只是敬供祖先
的“包饺”一般不包菜心，把

“包饺”的米皮捏成一厘米厚
的圆饼子蒸熟就行了——祖
先和神灵都吃素呢！说是吃
素，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敬供
祖先的神龛上还要摆上三个
菜碗：清蒸猪肉、油炸鱼片、油
煎豆腐。现在，许多人家还加
上了苹果香蕉之类的水果。这
些供奉祖先的吃食，从神龛上
端下来以后，便被用竹篮提
着，配上一壶烫热了的水酒，
跟着人们到祖先和亲人们的
墓地去。待把墓地上的落叶、
杂草和刚刚冒出头的青草芽
根清除完毕以后，坟墓上下一
片清明了，再把那些供果摆陈
在墓碑前，供奉每一个被祭扫
了坟墓的先人和亲人。还要焚
化一些香烛、一些纸钱，让祖
先和亲人们在那个世界也过
上一年清清明明的日子……

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我给母亲
扫了快四十年墓了，又给新逝
的舅舅、舅母扫了几年墓，丧
亲的伤痛早已经过去，我总觉
得古人说得有点过。清明时
节，年复一年地冒着飘飘洒洒
的雨水，或者顶着暖暖热热的
艳阳去上坟，去给逝去的亲人
祭扫墓地，怎么总是摆脱不了
那些悲伤呢？亲人去世时你已
经肝肠寸断了，你已经欲哭无
泪了，你已经呼天抢地了，大
悲痛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就应
该是放下悲伤，安安心心地去
过清清明明的日子呢。

清明时节了，时日已经清
且明了，万物都在蓬勃向上生
长，我们的生活也应该不断地
蓬勃向上才对。我们去告慰、
去缅怀逝去的亲人和先烈，我
们去感谢、去尊崇为我们开创
清明日子的亲人和先烈，我们
留下感激、祝福和祈愿，然后，
清清明明地去过好我们的每
一个日子，那才是实实在在对
得起亲人和先烈，对得起岁岁
清明……

又到清明
老林子

也许是应了那句“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诗
句，在我们上山的时候，天空又下起了小雨。雨
丝细小得都看不见线条，但视线一片模糊，只
一会，没带伞的我们头发就湿漉漉的了。

在山坡坳里的一个水泥墓前，我们停了下
来。放鞭炮、插灯笼、燃香烛、烧纸钱，对着坟前
倒上一杯酒，然后跪地拜三拜。

春天的绿草散发着清香，这只有在你低下
头接近大地时，才能闻得更为清晰。一棵苦楝
树上的鸟雀在忽高忽低地边翘尾巴边叽喳叫。
抬头的一瞬，刘海打湿了眉睫，也润了眼眶。

已经连续七年了，每年的清明我们都会如
此虔诚地有条不紊地进行叩拜，进行怀念，以
此感恩那个与我们毫无血缘关系的他。

他是一个暴君，在我十岁那年，走进了我
们家。从此，火爆日子来临。

家里再穷再苦，我们三姊妹，平日里个个
都是妈妈手心里的宝。暴君来了，他可不管大
宝小宝，统统都是一根草。厉声责骂是轻的，重
则拳脚对付。

一次弟弟挑水，九岁的男孩，个子还没水
缸高，踮起脚尖倒水时，因为桶沿没挨上缸边，
水倒了一地，暴君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拳脚。我
和姐姐或因为猪菜寻少了或因为柴砍得不够，
也没少挨他的揍。暴君对人这样，对动物也毫
不手软。一次猪圈里的猪跑出来了，一家人围
追堵截，忙到半夜，饭都没吃，还有一只狂奔在
后山亡命天涯。暴君返身回家，操起一把耙头，
追到后山，对着猪崽子的屁股就是一耙头，可
怜的猪崽子痛得“嗷嗷”大叫，被他赶回了家。
暴君还对物品施暴，一发脾气，桌子椅子扫把
撮箕，一顿“乒乒乓乓”，事后，打扫那狼藉一地
的战场的永远不是他。暴一次家里就多一些缺
胳膊少腿的物件。暴君暴得最厉害的一次也是
在清明节，母亲买了香烛让我们上山，给自己
的父亲磕头。暴君摔光了家里所有能摔的东
西，还搬来了他娘家的救兵，一定要我们给个
说法。那次，暴君说什么也不准我们再去祭拜
父亲。我们吓得缩成一团，从此不敢再提此事。

我们曾发誓，一旦离开那个有暴君的家，

就再也不回去了；也曾发誓，等暴君老了，我们
要打回来；甚至想过，等暴君奄奄一息，断不了
气时，我们要一句话把他气死。

但是，没有，暴君越老，我们越不忍怪罪
他。嫁出门的女回娘家，进门会要先喊他；逢
年过节买礼物会要先给他挑；他的生日，不管
远近，齐刷刷全回了家。红包不给老娘，都塞
给他。

我们居然集体忘了他的暴，只记得他的
好。记得每个学期开学，我们楼梯一样排在暴
君面前，等待着他发学费；记得夏夜里，边数星
星边乘凉时，暴君给我们讲的故事、顺口溜、赞
床词；记得搞双抢时，暴君挑谷子一层汗水一
层盐水的背影；记得建房子时，暴君趁着月色，
抡起一字锄使劲撅地基；记得，我们上学路上，
有邻村的大孩子横站在路中间，要我们交出口
袋里的金桔子时，暴君赶来了，不发一言就把
他们吓得鸟兽散；记得，暴君养了两口鱼塘，为
争承包权，与人大干一架，得胜后，只要家里来
了客人，他就背着个鱼罩往池塘跑；记得暴君
让我的侄儿骑着满地爬，笑得合不拢嘴，一个
劲地喊那个跟他没半点血缘关系的孩子叫爱
孙；记得暴君嫁女娶儿媳妇时，在别人的故意
夸赞下，高昂着头，一脸的骄傲。

暴君不知何时开始不暴了，脾气明显减
小，不再打人，也不再砸东西，似乎他从来就没
暴过一样，人前人后总说他搭帮几个崽女，个
个孝顺。遇上我们夫妻争吵，暴君从不问缘由，
女儿女婿吵架就是女婿的错，儿子媳妇吵架就
是媳妇的错，就像他曾经认为所有的错都在我
们，他自己没一点错一样。

时光总是最残酷的，暴君刚过几年好日
子，就突然心肌梗塞了。他没能熬过那个寒冷
的冬至，就躺到了这座山上。那一刻，唯一不
后悔的是，不管他暴与不暴，我们都一直恭敬
如初。

天空还在下着雨，路上有点泥泞，我们望
了望远处的山崖，那个还有点冒着香烛烟的地
方，又一次怀念起了那个暴君，我喊了近三十
年的爸爸。

怀念那个“暴君”
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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